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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戎马倥偬中
遇见了真神

	
戎马倥偬中遇见了真神

	“我从前是亵渎神的、逼迫人的、侮慢人的，然而我还蒙了怜悯。”（提前一。）

	仇视攻击基督教

	地位权势不能换得平安

	因果报应说出有位主宰

	锦绣山河显明造物的主

	单独作基督徒屡次软弱

	活在教会交通中方才站住

	仇视攻击基督教

	我在小学时候就已养成仇视基督教的心理。不到九岁就被父亲送到广州基督教的学校住读。该校采取道尔顿制度，校长是西国人，老师中也有好几位是西国人士，管理方法在当时是相当特别的。我的年纪最小，许多行动都跟不上，尤其每早跑步，更是为难，一次跟不上队，就被老师体罚一顿，毫不怜恤；从此我对他们常怀忿恨。该校例定每主日都须作完礼拜，才许回去。我因六天在校吃苦，巴望早点回家，却又非作礼拜不可，简直如坐针毡，视若畏途，心中怨恨，巴不得把基督教早日消灭。后来时事转变，到了上海，在非基督教学校读书，觉得很自由。但高小毕业后，随着家庭的迁移，到了苏州，又考入了一所基督教办的学校。学校开有圣经课目，同学可以选读，我也特意选读该课，为着容易拿到分数。圣经教师很有学问，曾译基督教名著“天路历程”一书。但我总是预先找出许多奇怪问题，借题辩论，难倒教师，当他为难的时候，我就怪声怪状讥笑，全室同学也有响应的，常常弄得教师非常难堪。高中就要毕业之时，正值九一八事变，各地学生纷纷请愿抗日。我也趁着爱国运动的高潮，联合大中学生，跑到南京请愿，校长劝导阻止，立刻赶走校长。校务全由学生会主持，原有教员去留听便，害得该校关闭半年。当时认为这样有基督教背景的学校能够关闭最好。我有一位舅父，他是牧师，曾在我家住过，特为向我们传说福音，但全予以拒绝，笑他迷信。因为他是长辈，不敢和他大肆辩论，采取消极抵制，避免和他多谈。那时真是愚昧无知，轻忽拒绝神恩。后来我的妹妹受了舅父影响，信了耶稣。但我仍然反对，常常讥笑讽刺，找到一本专门攻击基督教的书本，书中极尽诋毁能事，吹毛求疵，故弄玄虚，历述外国传教士的败坏事迹，本国信徒的仗势恶行。我把这书拿给她看，叫她知道这种洋教，不只迷信，更损德行，纯是宗教侵略，企图摇动她的信心。我在那时真是一个亵渎神的、逼迫人的、侮慢人的，在罪人中我是罪魁。

	立志作大事

	就读高中时，作了级长，又作学生会主席，出尽风头。高中毕业，父亲盼我作个医生，读了一年医科。老师劝我赴日留学，父亲十分赞成。我则本性好动，又是生在革命发祥之地，先烈事迹昭昭在目，认为学医救人太少，而军事乃是政治后盾，有了坚强军事，才能救国保民，学习军事，才能作出大事，故对学医不感兴趣。当我一上轮船，立刻写信回家，说我不读医了，要学军事。在家之时，不敢说出，恐怕父亲不让我去日本，现已启程，自可放胆直说。父亲接到来信，十分生气，已是无可奈何。一到日本，十分阔绰，住在帝国大饭店，任意吃喝、洗温泉、进舞厅、游名胜，随心玩乐；不到月余，带款用罄。父亲因为不满我的弃读医学，不肯寄钱给我，只得典卖衣物，改住一月十八日圆的学生公寓，占地三席，伙食简陋，刻苦生活，加紧学习日文。数月之后，考取士官学校，抱定决心，努力奋斗，冀能学成归国，为国为民，作出轰轰烈烈的伟大事业，认为有志者事竟成，只要自己努力，事无不成之理，不必去问有神无神。

	梦见堂哥想起灵魂问题

	一年暑假，没有回国，就在日本东京早稻田大学附近一幢幽静别墅里面歇夏。一日午睡，我在似睡非睡、似梦非梦之时，蒙眬之中看见堂哥前来看我，要我多多看顾他的孩子。这位堂哥原来与我没有什么感情，很少往来。醒后颇觉诧异，揣摩思想，为何他来看我？过了三天，忽接家信，说我堂哥已经死了；计算死的日子，正是那天梦中他来看我的日子。惊奇之下，不禁想起灵魂问题。像这事实，岂是科学所能解释？若非人有灵魂，怎能发生这事？但我过了不久，又把这事渐渐忘记。

	谁在主持因果报应

	学业告一段落，先在军事学校服务。抗战期间，自愿吃苦耐劳，冒险犯难，转往敌后组训民众部队。到处流动，耳闻目见许多发人惊省事件。因为时局非常紊乱，动荡不安，谋财害命，淫乱邪恶的事时时都有发生，报应顷刻临到，也是非常显明。兹略述一二件记得的事：湖北礼山王家冲有一歹徒，持有武器，凶恶毒辣，纠合一股同类，号称游击队，实则专作抢劫的事。一家难民带有贵重财物，经过那地；被他发现，他就下了毒手，一夜之间把难民的一家杀尽，夺去财物。不久他因作战受伤，被抬回来，经过前次谋财害命的地点，即刻喊叫起来，拿水来喝。有人送水给他，他一喝下，面色突变，大声惨叫而死。又有一人系孝感人，敌后揭竿而起，自称司令，仗势凌人，奸污许多良家妇女。后得一病，下体溃烂，十分痛苦，不能医治，直至烂光。真是有人杀人，不久即被人杀。有人一夜发了横财，成为暴富，顷刻之间归于无有。有人突然兴起，组织喽啰，抢夺杀害，转瞬即被消灭。因果报应显而易见，想到这些因果，绝非出于偶然，背后必有一位主持者。而且这位主持者必是无所不知，无所不能。圣经上说，“我耶和华︹神︺是鉴察人心，试验人肺腑的，要照各人所行的，和他作事的结果报应他。”

	锦绣山河是谁设计创造

	一次，我因侦察地形，登了河南罗山县境内的灵山，位于平汉铁路东侧。山顶有一古庙，仰观俯视，景象万千。平汉铁路穿过山麓，桐柏山峦起起伏伏，汉江一道蜿蜒如带。时近黄昏，四围村庄炊烟缕缕，天空更有美丽彩霞，五色缤纷。正在看得出神，忽有归鸟飞过，嘎嘎叫了两声，即刻把我唤醒，不禁想起造物的主。如许锦绣山河是谁设计？是谁创造？岂能自然而有？正如圣经所说，“诸天述说神的荣耀；穹苍传扬祂的手段。”又说，“自从造天地以来，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，虽是眼不能见，但借着所造之物，就可以晓得，叫人无可推诿。”

	探讨人生真谛

	此后慢慢发现我是活在矛盾之中，外面一个人，里面又是一个人；外面作人是一套，里面存心又是另一套。外面竟可高喊口号，博得人人称誉；里面却说都是利用手段，是否正直？是否公义？很成问题。这些矛盾促我探讨人生真谛。于是搜集我国诸子百家学说，又找西洋哲学，精心研读，博览无遗，冀能究得人生底蕴。天天手不释卷，每一大家学说精义，我都列成大纲，切磋琢磨，昼夜不倦。越读越觉需要修身养性，越修越觉修养不够。我很爱读曾国藩文献，十分赞成墨子积极兼爱，皆想要学，却学不来。别人称赞我是儒将，我则外面越有修养，里面越有骄傲；越得众人称赞，越是目中无人。诸子百家给我带来修养，也就增加我的骄傲自恃。人生真谛究竟何在，仍找不到，内心仍然虚空不满。

	转去学佛

	诸子百家既然不能解答人生真谛，逼我转往宗教中去寻找。我有一位前辈，虔诚信佛，据传很有道性；替我看相，说我天庭广阔，必有善根，学佛一定很好，介绍我同一位法师见面。法师畅论大乘小乘，劝我念经打坐。我因求道心切，马上照办，立即打坐；不坐则已，越坐头脑越乱，什么思想都来。再去请教法师，他说必须慢慢脱离孽障，渐从红尘出来。我就起了疑问，神既造人在世，难道还要叫人跑到深山修道，而与世界隔绝么？佛教经文深奥难懂，绝非人人所能领会，即有领会，修了一生，罪恶良心问题仍然无法解决。这种道理乃是故意叫人为难，决非出自真神。既是这样，学佛何用？即予弃绝。

	神在暗中保守

	我曾身经百战，多次生死关头。抗战期间，徐州大会战中，我在战区长官部服务，几十架敌机集中轰炸我们的指挥所，房屋炸毁，多人死伤，弹片穿过我的大衣衣袖，竟未受伤。一次，我正指挥作战，炮弹落在身旁，距离不到六尺，钻入土中，却未爆炸。一次战役中，四面受敌包围，上峰命令在一要地死守三天，掩护别的部队撤退。下午我在洗澡，叫一勤务兵去拿米色制服换穿，他却送来一套深绿色士兵制服。当晚下了退却命令，路遇敌人埋伏，同行穿着浅淡颜色衣服的人都被打死，而我因为所穿衣服颜色较暗，未被发现，得免一死。表面看来是因拿错衣服，实是出于神的爱手，救我一命。

	吃饭就吐酸水感觉人生虚空

	神曾多次多方向我呼召，借着梦见堂哥，叫我想起灵魂问题；又借因果报应，叫我想起有位主宰；更借锦绣山河，叫我想起一位造物的主。但我那时只知追求高官厚爵，那里有心要神？后来生了胃病，吃饭就吐酸水，后方医药困难，无法医治，差派专人前往沦陷区内搜购日制特效胃药服用，亦无效验。痛苦无法解除，遂感人生虚空，生活到底有何意义？虽然我能指挥许多人，一声令下，众人听从，手操生杀大权，我要怎样，就得怎样。可是身上胃痛始终无法对付。钱财地位不能叫我病好，权势名声又有何用？本来骄傲自恃，这时也就觉得自己何等渺小！人生何等虚空！

	地位权势不能换得平安

	后往二百里外的大城求医。到了那里，才知只有一所医院，名叫福音医院。我一听见福音医院，就生憎嫌，不愿前往求诊。转请中医治疗，服了许多中药，未见好转。有人劝我：“你是求医治病，不是去信基督教，福音不福音有何关系？还是上到那里求诊吧！”我因病的痛苦，只好听劝而去。到了医院，医师待我十分亲爱热切；略谈之后，觉得他有一些东西是我所无。他有平安，又有喜乐，我却没有。论到地位，他是医生，我是那一地区的高级长官；论到势力，他是无有，我则大权在握；论到学识，他有医学，我有军事学，更有诸子百家学说。但是他有平安，我却没有；他有喜乐，我也没有。在他没有忧愁，没有挂虑，我则抱病在身，落在痛苦愁烦之中；他的人生满足，我则人生虚空。他所有的，远比我的地位权势宝贵，更非地位权势所能换得。已往极力抓住地位权势，现在发觉抓住这些究有何用？

	耶稣降生受死是为罪人

	医生劝我住院医疗，我便接受下来。次日，一位老年女教士前来看我，慈祥和蔼。我一见她，又觉她有一些东西是我所无。她有平安，也有喜乐，我却没有。她送我一本圣经，劝我信主。适逢这次出门，忘记带书，一天到晚躺在床上，实觉无聊，只好拿起圣经来读。快要读完四福音书时，觉得自己也是一个罪人，虽然外面可以高喊口号，教人训人，博得众人称誉，动机却是出于统治欲、支配欲，怎能在那鉴察人心肺腑的神面前站立得住？这时我也知道救主耶稣降生受死，皆是为着罪人；既是这样，岂不也是我的需要么？离院之时，医生、女教士极力劝我接受救主，言辞恳切。但我却来一个意念：现在已是二十世纪原子时代，本人又是一名青年将领，前途无可限量，怎可去信耶稣，岂不被人笑为迷信？等等再说吧。莫大的救恩，竟然被我轻轻推却了。

	坏树不能结出好果子

	再过一年，神又差人送我“福音讲台”，又把福音详细传说给我，使我清楚知道，人无能力行善，无法修改自己；如同一棵坏树，无法结出好果子来。唯有砍断坏树，接上好树，才能结出好果。基督的十字架就是砍掉旧树，就是解决旧人；基督复活的生命进到人的里面，就是接上好树，就是叫人穿上新人。心眼被神开启，知道真理就在这里，愿意接受。有人劝我祷告，他说，“心里相信，还要口里承认，才算接受救恩。”但我又是自作聪明，以为神是太大，如要向祂祷告，就该祷告大事。同时看看别人，祷告流利，我又不会。于是推说，等到学会，再来祷告。因而再次推却主恩。

	我是亵渎神的逼迫人的悔慢人的

	再过一个多月，我赴某地作战。一天，阅读“祂来为什么”一书。看完再读圣经，刚好翻到提摩太前书一章十三至十五节：“我从前是亵渎神的、逼迫人的、侮慢人的…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。”觉得这话明明指我说的，很不高兴，合起圣经，摆在一边。可是这些话语一直在我里面发声，说我是亵渎神的；说我是逼迫人的；说我是侮慢人的；说我是罪人中的罪魁。句句扎心，迫我跪在床前，向主悔改，承认已往亵渎真神；话语行为常常顶撞真神。一面悔改，一面流泪，求神赦免。圣灵继续给我光照，叫我想起对待父母、对待家人许多亏欠，社会处事许多罪恶，内心伤痛，连连呼求救主施恩拯救；如同人落水中，急切求救一样。痛哭流涕，祷告一个钟头，心中如释重负，充满赦罪喜乐，不禁破涕为笑。有人听见哭笑声音，暗从门缝偷看，议论纷纭。从那天起，我便常常祷告。不久回到原驻地，将我悔改认罪经过，告诉向我传福音的弟兄姊妹。他们听了之后，知道我已得救，十分欢喜，就说我们一起再作祷告吧！我越祷告，越觉主爱甘甜，长阔高深无法测度，便将自己奉献给主，愿意为主传道。

	分别在祂圣洁的国度中

	已往我很喜欢看戏，如有名角来到，非看不可。自己也很爱唱，参加票房学习，自组剧团，随军演唱。得救之后，很自然的渐渐失去兴味。跳舞更是喜好，进过跳舞学校研究，常上舞厅，南京跳了不够，还要特地乘车跑到上海去跳。得救之后，也就自然不想再跳。一次，某地大开舞会欢迎我们。已往音乐一响，翩然起舞。这次大大不同，音乐响了，我仍坐在那里，头出冷汗，心中蹦跳。一轮音乐过去，一轮音乐又来，总是没有力量起来，头上一直冒汗，心中一直蹦跳。我疑有病，即刻回去跪在主的面前祷告，才知我的一切都在主的手中，是祂保守了我，把我分别在祂圣洁的国度中。已往欲望支配自己，一味追求地位，争取权势。得救之后，认为这些都在神的手中。“耶和华使人死，也使人活；使人下阴间，也使人往上升；祂使人贫穷，也使人富足；使人卑微，也使人高贵。”从此不再贪图属世地位权势。

	活在教会交通中方才站住

	蒙恩之后，人生觉得实际光明，渴慕读经，有空就读，不到四个月读完新旧约一遍。爱慕为主作工，每逢听见神的工人为主作见证，便觉羡慕；非常爱看属灵书报；常常祷告；喜与弟兄姊妹交通。过了一段时期，因为事务繁忙，常常移动驻地，自己又有一个错误观念，以为单独读经祷告就行，忽略了和教会交通，读经慢慢懈怠，渐至不读；祷告也觉没有味道，渐至不祷。有时里面也有催促，但无能力顺服，软弱失败跟着而来。一九四七年春，因公到达南京，适逢教会受浸，蒙主怜悯，我即受浸归于主的名下。当晚擘饼聚会，饱尝主恩甘甜。可是当夜乘车北返，从此又和教会断了交通。不久变成一个不上不下的基督徒，追求天上的，实在无力，追求地上的，又觉乏味，心中难过，常叹自己软弱失败。一九五○年春，由于主的奇妙安排，带我来到台湾，得与教会恢复交通，初次参加擘饼聚会（得救后第二次）时，真像路加福音十五章的浪子回家，一面自己感觉满了羞愧，一面享受父的慈爱和父家的丰富。此后一直活在教会的交通中，不仅恢复读经祷告，并且渐渐学习事奉。有的圣经自己读了不懂，主就借着教会的交通向我开启。自己祷告无力之时，借着弟兄姊妹共同祷告，从新得力。许多软弱难处都在教会的交通中自然过去。得蒙弟兄们的带领，渐渐知道主在这个时代所要的见证，所走的道路，引我走在教会配搭事奉的道路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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